
 
 

中国传统音乐治疗中的生态美学观念

邹　珊1　刘　敏1

摘要：从生态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传统音乐治疗“人与天地相参”的原则、“形体不敝，精神不散”的目的和“以情胜情调

七情”的核心思想，探讨此疗法中的“取象比类”的审美推论、“游心于物之初”的审美想象与以“和”为核心的审美理想，

突出揭示了此疗法与生态美学中整体统一性、和谐共生性和动态发展性思想的关联。在呼唤对生态环境问题予以观照的当

今时代，人们能从这种音乐治疗中，走向深层的审美静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世界，与宇宙交相和谐、共同创

进、臻于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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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alyzes the principle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therapeutic goal of "preserve physical vitality and mental coherence", and centers on "regulating the seven emotions
through  emotional  counterbalanc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usic  therapy.  It  further  examines  the  aesthetic  reasoning  of
"analogical symbolism", the aesthetic imagination embodied in "roaming the mind at the origin of things", and the aesthetic ideal
centered  on  "harmony"  within  this  therapeutic  approach.  It  highlight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is  therapy  and  the  ideas  of
overall  unity,  harmonious  coexistence,  and  dynamic  development  in  ecological  aesthetics.  In  an  era  increasingly  attentive  to
ecological crises, this music therapy guides people to achieve a deep aesthetic contemplation, re-examine the ecological world
where humans and nature coexist in harmony, and interact harmoniously with the universe, advancing together toward boundless
flour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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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关注生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无节制地向自然索取乃至破坏自然，必将遭到大自然

的反噬。随着工业文明的加快发展，全球性生态危机不断

加剧，人类精神世界也日趋荒漠化。在 20世纪中期出现

了反思现代审美的生态美学。它是一种研究主体内在与

外在自然和谐关系的美学新形态。

中国古典音乐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音乐资源。《黄帝

内经》中就记载了音乐疗疾的观点。它是以“天人合一”

的整体观为指导，将传统五行与五音、五脏、五志相联系，

追求阴阳和合、形神共养的医学养生疗法。在音乐疗法

深广幽邃、生气氤氲的意境中，人们能将天地自然看作一

大生命体，盎然与自然生机同流。其智慧超越了其本身所

具有的医学意义，它同时对于我们思考人的存在价值和生

命意义具有启发意义，是我们建构生态美学的重要资源。

所以，有必要从音乐疗法中探析人与自然的本真性关系，

让人们在焕若神明的音乐中获得生态关怀。 

1　中国传统音乐治疗思想

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自然是宇宙生机流荡的境域，

其神韵纾徐蕴藉。古人认为五音与天地自然同质，能穿透

视觉障碍，直达世界神性的纵深。如果音乐能契合自然规

律，则天地欣然交合，阴阳互相感应，万物都能得到覆育。

因此，人们将音乐作为人与自然沟通的重要媒介，用音乐

疗法来养形调神，调畅气机，畅遂情志，以此实现人体阴阳

相和的平衡状态。 

1.1　人与天地相参：中国传统音乐治疗的原则

中国传统音乐治疗观的立足点是将人体与自然相联

系。人是天地间阴阳交感变化而产生的，作为自然之一环，

要将顺应自然秩序作为生存原则。在《黄帝内经》的《岁

露论》中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
[1]347 人

的发病时间与自然界密切相关。日月盈亏会对人肌肉的

充实与消减、皮肤的致密与弛缓、腠理的开泄与闭合、

毛发的坚韧与摧残等方面产生影响。不论是养生还是治

病，人如果能适应四时的变迁，知晓万物生长收藏的道理，

那么天必育之寿之。

音乐作为沟通天人的媒介，是人们实现与自然融融相

交，向自然传达为生命祈福的讯息的重要媒介。面对四时

更迭的宇宙现象，人们选用抽象无形的音乐作为连接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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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之间的媒介，赋予音乐神秘而崇高的价值，传达人类

精神的祈盼。嵇康说：“天地合德，万物资生。寒暑代往，

五行以成。章为五色，发为五音。”
[2]116《左传》中说：“则

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

五色，章为五声。”
[3] 可见，音乐是由天地之气融合，四时

运行交替，阴阳五行运动中产生，即音乐是从自然中产生。

音乐也是一种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黄帝内经》提

出的五音疗法，是一种在阴阳五行学说影响下，将音乐与

医学相结合，用以调理气机、调和情志的治疗方法。它将

音乐声波、山川草木、人体生命有机联系起来，见表 1。
我们能从发声的音阶上知晓五脏的健康状态，同时五音调

式也会对相应的五脏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用音乐来

平衡阴阳，从而实现调养身心、防治疾病的目的。
  

表 1　五音归类表

类别 角 徵 宫 商 羽

五色 青 赤 黄 白 黑

五味 酸 苦 甘 辛 咸

五位 东 南 中 西 北

五脏 肝 心 脾 肺 肾

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

五畜 鸡 羊 牛 马 彘

五谷 麦 黍 稷 稻 豆

五臭 臊 焦 香 腥 腐

五声 呼 笑 歌 哭 呻

五志 怒 喜 思 忧 恐

注：本表依据《黄帝内经》中的《金匮真言论篇》和《阴阳应象大论篇》等篇

选列。
  

1.2　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中国传统音乐治疗的目的

养生之道的核心要义是形神共养。人们想要延年益

寿，就要效法阴阳。形体之成，源于地之阴气；精神之生，

则源于天之阳气，二者和合化生为人。形与神是相辅相成

的，形是神的住宅，神是形的主宰，共同构成人的生命活动。

形健神旺意味着正气充沛，身体安康。

音乐活动能够疏通筋络，调畅气机，实现以乐养形。

《吕氏春秋》中记载陶唐氏治理天下时，“阴多滞伏而湛

积”，常发生洪灾导致百姓生气郁抑而不宣畅，筋骨收缩

而不舒展，于是他用乐舞来平衡人体阴阳，抵御病邪，从而

推进治水工程 [4]119。这种疗法将音乐与身心调理相联系，

从而达到疏解郁气、畅达筋脉的效果。欧阳修说：“昨因

患两手中指拘挛，医者言唯数运动，以导其气之滞者，谓唯

弹琴为可。”
[5]1976 中医认为指端是经络的井穴，也是心、

肺、大肠、小肠、心包、三焦等经络的重点末梢。那么

弹琴不仅能按摩手指肌肉，还能使脏器和经络受到濡养。

在中医治疗观中，更重视对神的养护。养神需要把握

自然规律，做到“无恚嗔之心”“以恬愉为务”，即减少

贪欲妄想，不患得患失，保持精神安定，情绪调畅，从而实

现“形体不敝，精神不散”
[1]8 的目的。人们要谨于修养，

调和各种养生方法，并保持正常的生活规律，才能养精保

神以全真。

心对人的神志起到主宰作用，同时古人也发现可借用

音乐来修性怡神。心是五脏六腑的主宰，是贮藏精气的中

枢。若有邪气侵犯，就会损伤心脏，神气耗散，人即死亡。

“悲哀愁忧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1]264 音乐首

先感受于心，《礼记》中指出：“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

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6]1074 因此，可借用音乐疗法来

修性安心，调摄精神，使得五脏安宁，从而避免生理出现

病变。 

1.3　以情胜情调七情：中国传统音乐治疗的核心

当人们在经历持续而强烈的情绪活动后，会影响身体

功能的平衡状态。在《黄帝内经》中提及情志过激会伤及

气机、寒热偏盛会伤及肌表等九气致病的症状。怵惕思

虑、恐惧悲忧、喜乐不节等异常的情志波动，超越人体生

理机能调节的常规界限，会导致脏腑气机紊乱，阴阳气血

失调。

当病因七情而起，宜以情胜情调之。《黄帝内经》认为

强烈情绪会损害身心健康，但同时也认为另一种情绪可以

平复此情绪，从而使身体维持阴阳和谐的平衡状态。这体

现在音乐疗法中，即以情胜情法。在书中提出“怒伤肝，

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

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
[1]15 的观点。因此，以情

胜情法是把握心病需以心病医的法则，通过音乐的意识情

感作用，使患者畅遂情志，达到不药而愈的效果。

这种音乐疗法在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北宋时期，欧阳

修通过自述琴声可以乐而忘疾的经历，建议自幼多病、仕

途不顺的友人通过弹琴自娱来排遣忧郁，散发忧思，从而

能“平其心以养其疾”
[5]629。金元时期张从正在针药治疗

患者时，以杂舞、笛鼓相伴，即将针法与情志疗法并用，这

种综合施治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7]。清代吴师机说 ：

“七情之病也，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
[8]

在治疗情志病时，不应只重视药物治疗，还应采用外治调

养。用音乐疗法来陶冶性情，消解忧愁，能达到五脏安和，

其效果可能比服药更胜一筹。 

2　中国传统音乐治疗的审美思维

我国传统音乐疗法中包含了取象比类的艺术特质，依

据同性、同构的特点，将音乐与人体内脏功能、人格修养

等相联系。同时，这种疗法创造出静思的音乐世界，有助

于审美主体发挥“游心于物之初”的想象，摒弃理性的束

缚，获得审美的超越，感受宇宙无穷的冲淡美，将宇宙生命

融入自我生命，平复过激情志，最终实现以“和”为核心

的审美理想。 

2.1　取象比类的审美推论

取象比类是我国古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周易》中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

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9]735 它是古人通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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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天地万物及人自身的形象的观察实践，获得感知印象

的基础上，遵循比附推类的逻辑方法，从而搭建整观宇宙

模式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包含一个由具体事物提炼抽象

事理，再由抽象事理反推具体事物的思维过程。这种方式

离不开先民的敏锐直觉能力，并依靠其情感逻辑排列出事

物的秩序。这种思维方式蕴含着天然的审美特性，因为

“象”中渗透了主体对事物的直觉领悟和移情式想象。

这种思维成为后来中国人认知世界的一个重要特性。

音乐疗法中包含取象比类的思维。古人在掌握金、

木、水、火、土这五种实物的属性基础上，依据同性、同

构的特点，揭示每一事物的内在规律。《黄帝内经》在五行

结构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五脏为中心、以五行为基准的脏

象体系。在《黄帝内经》的《五脏生成》中就有将五音与五

脏相对应，五脏虽然隐而不见，但是其状态可以借用取象

比类的方式进行推导。察听五脏发出的音声，判断其清浊、

长短、急徐，就能凭意会而识别身体情况。《黄帝内经》的

《外揣》中也提及类似观点：人的声音色泽，是内脏功能的

反应，如果声音沉滞而不响亮，色泽晦暗，说明内脏的功能

出现了病变。人体的生理和病理会显现在外部，是由于人

体阴阳内外密切联系，如同鼓与槌相和，响与声相应，影与

形相随一样，不可分离。

通过取象比类的方式，音乐疗法还与人格修养相关。

音乐是一种表达和承载情感的媒介，能让人获得感官享受

和精神愉悦。在这一审美体验中，审美主体不仅能感受到

音乐音响本身的内容，还能借助联想与想象，将音乐的高

低变化与视觉的明暗、触觉的软硬等通联感觉，从而获得

非音乐性内容。其中，就有将道德与音乐相联系。“宫为

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五者不乱，则无怗懘

之音矣。”
[6]1078 这是将道德和谐融入宇宙的必然节奏中。

“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

徵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
[10] 同时，古人还将

养生与养德相联系。《遵生八笺》中说：“君子心悟躬行，

则养德养生，兼得之矣。”
[11] 孙思邈[12] 言：“百行周备，虽绝

药饵，足以遐年。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

因此，人们常借用音乐来感化审美个体心理，调摄精神，滋

养其平和中正的德行，使其耳聪目明，气血畅达。 

2.2　“游心于物之初”的审美想象

“游心”是由庄子提出的审美心理概念。它是指在

审美欣赏与创造过程中，审美主体发挥自由想象，进行超

越感官与形体的飘逸遨游，以获得心灵的慰藉。《庄子》中

说：“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
[13]25

“且夫乘

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
[13]136

“不知耳目之

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
[13]160 在这种审美体验中，主体进

入超脱于世俗、突破时空界限的虚灵境界，与玄远旷渺的

宇宙大化同气相息，即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

验”。在这种状态中，主体自我超越与自我确证，能感受

到比其他任何时候都要统一、完整，达到浑然与万物一体

的审美境界。“道”作为美的总根源，能通过“艺”显现

其形象与生命。音乐疗法营造出与宇宙万物同震共荡的

音乐世界，让主体游心于无穷，感受“道”的深度与灵魂。

音乐疗法中的“游心”，处于生生不息的运动之中，

洋溢着自由精神。黑格尔 [14]337 说：“如果我们一般可以把

美的领域中的活动看作一种灵魂的解放，而摆脱一切压抑

和限制的过程……那么，把这种自由推向最高峰的就是音

乐了。”老庄所追求的是无古无今的冥合之境，而古琴作

为修心养德的道器，能让审美主体以虚静之心领悟宇宙的

脉动，随着缥缈远逝的琴声与天地合德，显现出一种自由

情志。

音乐疗法中的“游心”，是贵悟不贵解的。道是中国

美学思想中最基本的原动力，审美主体不能采用细致分析

的态度，而是需要用生命本身来体悟道的节奏和脉动，触

摸宇宙万象的生命意蕴。贵悟不贵解的审美思维方式注

重整体把握，摒绝理性的束缚。黑格尔 [14]349 指出，“音乐

凭声音的运动直接渗透到一切心灵运动的内在的发源

地。”音乐直接向深远的心灵拓展，激发主体的想象力，

进而笼而统之地体悟“象外之象”，感受无穷的冲淡美。

正如徐上瀛 [15] 在《溪山琴况》中所说：“其无尽藏，不可思

议。则音与意合，莫知其然而然矣。”

音乐疗法中的“游心”，需要营造静思的审美空间。

要进入审美活动，审美主体需要排除外界干扰，保持凝神

静气的审美心境，这样才能“游心于物之初”
[13]576。明代

著名琴家杨表正说：“凡鼓琴，必择净室高堂，或升层楼之

上，或于林石之间，或登山巅，或游水湄，或观宇中；值二气

高明之时，清风明月之夜，焚香静室，坐定，心不外驰，气血

和平，方与神合，灵与道合。”
[2]288 在清幽雅洁的环境中，

审美主体才能志静气正，雪其躁气，释其竞心，独与天地精

神往来。 

2.3　以“和”为核心的审美理想

阴阳是贯穿天道、地道、人道的根本法则。“道”

包蕴着形成万物的可能性，是宇宙大化中最精深的生命隐

微。道孕育出混沌之气，随后混沌之气分化为阴阳二气。

阴阳二气自相交感，形成一种和合的状态，万物得以孕育

而生。阴阳的对立统一是自然界的根本规律，是宇宙万物

生长、发展、毁灭所依据的缘由和纲领，是能使万物显露

形象和发生变化的动力源泉。中国传统音乐治疗将阴阳

视为寿命的根本，也是养生的根本。“夫自古通天者，生

之本，本于阴阳。”
[1]10 因此，在治疗疾病时，我们要从本

质上着眼，必须推求人体的阴阳变化，这样才能抓住病机。

“太和”是阴阳二气高度和谐的理想状态。《周易》

中说：“保合太和，乃利贞。”
[9]74

“太和”是生命发展合

规律性的显现，那么以“太和”为美就是要表现出生命兴

旺发达的美。《淮南子》中说：“天地之气，莫大于和。和

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
[16] 自然万物的氤氲化育

都与“和”有关。在《黄帝内经》中就认为人体处于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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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秘、气血皆从、内外调和的状态，精神就会旺盛。这阐

明了平调阴阳是保障正常生理机能的最高标准，是中医学

养生治疗的最终目标。

音乐是从阴阳二气中产生的，“和”是其审美理想。

根据《吕氏春秋》记载，音乐的本源是自然之道，“生于度

量，本于太一”，同时要依据阴阳和合的原则才能制定出

音乐 [4]108-109。因此，音乐也同阴阳二气一样，将“和”作为

其审美追求的核心理念。“和”最早作为审美范畴出现，

就与音乐有关。在《尚书》中记载：“诗言志，歌永言，声

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 ，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
[17]

八种乐器演奏的声音不失其序，体现充溢时空与万物的和

谐关系，就会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极高审美境域。

因此，人们可以用音乐疗法来宣和情志，达到与道冥

一的状态。阮籍说：“乐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气不入。”
[2]111

好的音乐能够养心怡情，使人感到气和神宁。周敦颐的音

乐观为“淡和”
[2]187。“淡”能平复贪鄙之心，“和”能

平复好斗之心。可见，音乐疗法能让审美主体从自我情欲

中解脱出来，平复过激情志。而且，审美主体在这种虚澈

灵通的审美境界中随大化氤氲飘逸，与自然交感互动，将

宇宙生命融入自我生命，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亲相合、人与

自身的和谐统一。 

3　中国传统音乐治疗中的生态美学思想

生态美学是一种研究主体内在与外在自然和谐关系

的美学新形态，是对现代机械世界观的反思和超越。中国

传统音乐治疗运用取象比类的审美推论，注重全息化的整

体体验，使审美主体嵌入具有宇宙感的音乐世界，感受人

与自身心灵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共存。同时，这种疗法不是孤立静观，而是根据事物动态

发展的原则来寻找病因和选择治疗方法。这反映出生态

美学整体统一、和谐共生和动态发展的特点，是我们建构

生态美学的重要资源。 

3.1　整体统一性

生态美学的基本观点是整体统一性。不同于以笛卡尔

为基础的机械世界观，生态美学将世界本原视作“‘人−
社会−自然’的有机整体，它是一个活的系统”

[18]。也就

是将世界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之网。组成世界的各个部

分，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生命关联，是不可孤立的。生态美

学家约瑟夫   •  米克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反对主客二分

的生态思维，主张：“在美学领域，要形成生态的审美理论，

当务之急就是要摒弃精确的、闭合的传统思维方式，展开

一种交融性、渗透性的诗性思维，也就是混沌思维。”
[19]

中国人将“道”看作天与人的共同本原。天与人的同质

性决定了天地万物可以与人的生命直接相通，也就是在物

我合一中泯灭了主客体对峙，所以人们习惯从“天人合一”

“一气贯通”的整体模式出发来把握世界规律。中国古

代哲学以此为归宿，力求人在参赞天地之化育的过程中能

够达到完美自由的审美境界。

中国传统音乐治疗体现出生态观的整体统一性。就

音乐本身而言，音乐是一种具有有机统一性的生命体。在

生命有机体中，节奏、旋律等基本因素都要依赖音乐作品

整体而存在，正是后者的整体性才规定了前者的相互关系。

我国古人将音乐视为沟通天人的媒介，是人们与自然融融

相交，获得对“道”的审美感悟的重要手段。在中国传统

音乐疗法中，运用了取象比类的审美推论，将听觉、视觉、
触觉等多觉联通，注重全息化的整体体验，感受“天地与

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境界 [13]80。这与环境学

家阿诺德   •  柏林特的观点相合：“当自己的身体与环境深

深地融为一体时，那种虽然短暂却活生生的感觉。这正是

审美的参与，而环境体验恰好能鲜明、突出地证明它。”
[20]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音乐疗法呼唤人与自然生命之间的共

鸣，寻求内在生命与自然的流衍互润，融镕浃化。这种回

归的审美体验，让人们重新进入纵贯天地、大化流行的宇

宙生命节奏中，其与现代生态美学所主张的事物存在的整

体统一性观点相契合。合理运用中国传统音乐疗法将促

进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医治反自然的生活方式，让

生态实践落到实处。 

3.2　和谐共生性

生态美学具有和谐共生性。生命活动具有整体统一

的关系，所以人应该存在于多重的有机和谐关系之中。人

的一切活动要符合生态发展节律，否则会导致人所处的生

态有机结构失衡。但是现今人们饱受世俗欲念的干扰，迷

失了与天地同流的本心。格里芬 [21] 认为在现代性的第一

阶段中，人们将目光放在了物质财富和技术力量的占有与

提升，对“世界的祛魅”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律动被

打破，那种亲切感也随之丧失，所以我们需要新的世界观

来引导“世界的反魅”（ 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恢
复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模式。生态美学是一种助推个体感

受与生态通体之和谐的审美理念。生态美学的出现，反映

出人们对和谐生态世界的审美渴望与诉求。人作为生命

存在于多样化的网络结构中，生态审美就可以凭借审美活

动所涉及的人类复杂存在关系，置入自由的交流与互动，

激活人们对生命和谐性的体悟。

中国传统音乐疗法中体现出生态观的和谐共生性。

在中国古代哲人的文化意识中，把“和”视为自然万物生

化运动的先决条件，也视为一种圆融和熙、遍布时空的审

美理想。自然万物的消息盈虚、氤氲化育、繁衍生长、
运化万变都要顺应“致中和”的客观规律，才能构建天、
地、人和谐相适的宇宙秩序。音乐疗法体现出人与自身

心灵之间、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的

生态审美观。首先，中医认为人体的内外表里只有处于五

行有常、生克有道的平衡状态，各项功能才能正常运转。

音乐疗法就有利于开拓人们自由的精神空间，达到生态审

美境界，体验流行于万物所共禀性分中的道，让身体趋于

阴平阳秘的理想状态，这有助于治疗人们在生活环境和工

作环境中产生的身体疾病。其次，在音乐疗法中将养生与

养德相联系，展现出音乐与德行、伦理等方向的动态平衡

的生态关系，这将重新唤醒人们对美和善的追求，减少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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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性行为，共同营造和谐社会。最后，它还关注人与自然

同情交感的关系，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振。这种疗法为

人们创构出体悟宇宙生命韵律的境域，营造天人一体的永

恒之境，把自然万物的生命韵律渗入人自身的精深脉搏。

在这种独特审美体验中，人以合一姿态来体悟万物，与自然

生态内外相孚，流衍互润，共同造就了和谐统一的交互主体。 

3.3　动态发展性

生态观认为世界万物是一个具有动态发展性的整体。

在生态审美过程中，不同于机械世界观中的静态构成论，

不是将整体孤立静观，而是在动态变化中加以审视。从整

体宏观上而言，其结构与功能所具有的平衡感不是呆板固

定的，而是始终处于发展演进中，呈现出动态生成的平衡。

正如歌德 [22] 在《自然赞歌》中所说：“去者不复返，来者永

远新，一切都是新创，但一切也仍旧是老的。他的中间是

永恒的生命，演进，活动。”中国古代美学注重万物生生

不息的变化。美国学者卡普拉 [23] 认为，中国“把事物看作

是永远流动的‘道’中短暂的阶段，对于它们的相互关系

比对于把它们归结为基本的物质看得更重”。《周易》中

提出的“生生之谓易”的观点 [9]700。生命永远处于不断变

化更新的运动中，伸向不可预测的远方。这一思想与后来

的柏格森 [24] 的“绵延”观念相合：“万物的新生，都是内

部生生不已的冲动力带来的，并随着向前奔涌的绵延之流

进化发展。”两者都认为生命富有盎然生意，其运动变化

生生不息、永无止境。

中国传统音乐疗法体现出生态观的动态发展性。卡

西尔认为，艺术是生命进程的动态形式 [25]。音乐是将声音

作为载体，在时间的流动中传达生命的信息。根据格式塔

原理，如果音乐所具有的力的式样与人的特定情感的力的

式样相契合，审美主体就会感知到音乐所蕴含的情感特质。

中国传统音乐疗法借用音乐与人类情感的内在关联，在保

健养生中能够起到调和气血，辅助治疗生理疾病的功效。

但在实施过程中还应根据事物动态发展的原则，治疗中遵

循五行生克制化的法则，做到因地、因时、因症制宜，分

清标本缓急，才能达到最佳治疗效果。同时，还需营造出

与良好的治疗环境，医师可依照患者的性格、爱好等选择

和介绍乐曲内容，引导患者随大化氤氲飘逸，让患者将大

自然的万千景象莹然心中。最后，应做到辨证施乐的综合

性，根据病情还可灵活选用针刺、药物等方法来配合调节

生理功能，从而实现扶正祛邪的目的。 

4　结语

中国传统音乐疗法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态智慧。

其智慧不仅在于医学治疗，也在于其人与天地相参的哲学

观。它是将世界看作是一个以气为内在本质，以阴阳五行

为认知框架的动态平衡体系，建立了把传统五行与五音、
五脏、五志相联系的养生医学模型。通过音乐疗法，我们

可以将自然万物的生命韵律渗入人自身的精深脉搏。在

呼唤对生态环境问题予以观照的当今时代，我们如果能从

这种音乐治疗观中将自己寄托于宇宙大化，展开广袤深远

的心灵遨游，沉潜到生命底蕴中，那么就能培养气脉幽深

的心性，从而超越物欲计较，平复过激情志，走向深层的审

美静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世界，与宇宙

交相和谐、共同创进、臻于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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